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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五

我
不
太
相
信
命
運
，
對
於
星
座
也
沒

什
興
趣
，
但
我
對
於
﹁
緣
份
﹂
這
東
西
卻
深

信
不
疑
，
有
緣
，
僅
能
相
逢
，
不
見
得
能
相

聚
，
有
緣
再
加
上
有
份
，
方
能
相
聚
。
一
位

出
生
在
湖
北
棗
陽
，
而
我
是
在
台
灣
花
蓮
的

窮
鄉
僻
壤
出
生
，
二
地
相
隔
千
里
之
遙
，
時

間
上
也
相
差
了
三
十
幾
個
年
頭
，
卻
也
能
相

聚
在
一
起
，
這
就
是
所
謂
的
﹁
緣
份
﹂
。

雖
然
老
爹
與
我
沒
有
任
何
的
血
緣
關

係
，
雖
然
老
爹
只
是
母
親
的
老
伴
︵
家
父
與

家
母
離
婚
再
改
嫁
︶
，
但
他
對
我
們
視
如
己

出
，
對
我
們
夫
妻
而
言
，
甚
至
比
我
的
親
生

父
母
還
好
，
非
常
非
常
的
關
心
我
的
工
作
、

健
康
、
以
及
婚
姻
。

可
惜
的
是
，
因
為
工
作
的
關
係
，
我
們

能
相
處
的
時
間
並
不
太
多
，
也
不
太
長
。

但
我
非
常
珍
惜
與
老
爹
相
處
的
機
會
，

如
果
有
較
長
的
時
間
相
處
時
，
老
爹
便
會
弄

幾
道
小
菜
，
搞
瓶
好
酒
，
暢
飲
一
番
，
天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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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六

地
北
，
無
所
不
談
，
聽
聽
他
訴
說
當
年
抗
戰
，
打
日

本
鬼
子
，
打
共
匪
的
英
勇
事
跡
，
以
及
一
些
軼
聞
趣

事
。

元
月
十
七
日
，
正
當
大
夥
忙
著
準
備
過
春
節

之
際
，
老
爹
因
年
事
已
高
，
住
進
了
台
北
榮
民
總
醫

院
，
元
月
三
十
日
，
老
媽
來
電
告
知
，
老
爹
的
狀
況

不
太
樂
觀
，
當
時
夫
妻
倆
便
立
即
整
裝
，
連
夜
北

上
，
但
還
是
晚
了
一
步
，
沒
能
見
到
老

爹
的
最
後
一
面
。

承
蒙
諸
親
友
以
及
顏
伯
伯
嘉
德
先

生
的
鼎
力
協
助
，
老
爹
的
後
事
，
算
是

圓
滿
。
原
本
打
算
將
老
爹
的
遺
骸
，
送

回
湖
北
棗
陽
老
家
，
讓
他
老
人
家
落
葉

歸
根
，
但
老
爹
家
鄉
的
晚
輩
，
似
乎
不

願
意
承
受
，
因
此
，
目
前
安
厝
於
台
北

縣
土
城
觀
自
在
。

事
後
，
顏
伯
伯
希
望
我
能
寫
篇
短

文
，
悼
念
老
爹
。
說
來
慚
愧
，
老
爹
如

此
的
關
照
我
，
而
我
對
他
卻
沒
有
深
入

的
了
解
，
也
許
是
相
處
的
時
間
太
短
吧
。
因
此
，
我

無
法
詳
述
老
爹
的
生
平
事
跡
，
只
能
感
受
到
他
永
遠

活
在
我
的
心
中
，
真
的
真
的
，
老
爹
對
我
比
我
的
親

生
父
母
還
好
，
至
今
，
老
爹
給
了
我
最
大
的
啟
示
便

是
﹁
把
握
現
在
最
幸
福
，
放
眼
未
來
是
目
標
﹂
。

義
子─

─

徐
康
明　

敬
筆


